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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山村老家管理蜂場，為選育優質
蜂王，網購了兩隻異地種蜂王，一隻自然
受精王，一隻人工授精王。自然受精王260
元一隻，人工授精王300元一隻。計算好時
間，付了費用。不幾天，吉林那邊的蜂場
給我發來消息，稱蜂王已發出，發出時間
分別為2018年6月6日和7日。
蜜蜂分群前，需要做足「功課」。一般

情況下，在蜂王介入前，得提前準備好蜂
群。父親在得知種蜂王到來前，已經做了
準備。這種情況下，蜂王一旦來到，即可
經過短暫混合群味或觀察工蜂情況後，依
據經驗將蜂王介入蜂群。若蜂王不能按時
到達，準備好的蜂群長期無王，就可能出
現嚴重問題。無王群一般在「失王」兩周
後，少數一周左右便可出現工蜂產卵現
象。「工產」一旦出現，蜂群即難以再介
入新的蜂王，繼續留存只會或多或少搞亂
蜂場秩序，不得不忍痛去除。如此，至少
會損失一群蜜蜂。
為了培育優質種蜂王，蜂場須不時從各

地選購異地王。以前從吉林選購過，不同
快遞路上所需時間不同，大多控制在三四
天以內。這次，吉林6月6日寄來的蜂王，
我6月9日中午就收到了，並安全介入蜂
群。可直到6月10日下午，7日郵寄的蜂王
還沒到。讓吉林那邊的蜂場把單號發給
我，上網查詢。6月7日寄出的蜂王，10日
下午還在吉林「轉悠」。四天時間裡，蜂
王從吉林往返南京兩次，在吉林和長春間
往返三次。發現郵件異常，我於6月11日
聯繫上郵政快遞的人工客服。客服表示盡
快核實，並立即處理。
半天後再查，郵件又由吉林到達南京處

理中心。沒有收到回覆，郵件又一次進入
新的往返循環。我再次撥打了郵政快遞的
人工客服電話，對方表示我反映的情況當
前還在核實查對中，處理需要時間。我有
些着急，情緒也有些激動，要求客服立即
通知郵件所到單位，讓其直接將郵件轉寄
給我，切勿再耽誤時間。我告訴他，若拖
久了，蜂王可能會中途死掉。萬一死掉，
蜂場後續的選育種蜂王計劃將不得不隨之
延遲，損失會十分慘重。
客服的態度，始終是沒有波瀾的。我的

情緒，絲毫沒影響到他們。人家還是再一

遍遍重複所謂的會記錄核實、會盡快處
理、會盡快回覆。快遞從吉林到我所在的
小鎮，三天到三天半時間屬於正常，最遲
不會超過四天。而從南京到我們這兒，最
多兩天半時間。從6月11日聯繫客服，到6
月14日上午接到本縣郵政快遞通知，又整
整用了四天。得知快遞已到縣城，我不放
心，特意回了兩個電話，告訴他們一定不
要忘記我的快件，一定在派件時帶到鎮
上。後來，我又給鎮上的快遞網點打電
話，告訴工作人員快件到後一定第一時間
通知我，我去取件。
14日下午近五點鐘，鎮郵政快遞網點的

老胡打來電話，縣郵政快遞的包裹到了，
讓我快點過去。我到時，大包裹還未打
開。小心打開包裹，仔細檢查，竟然沒
有。找了三遍，一無所獲。給縣郵政快遞
打電話，對方說不可能沒到。後來有人用
手機給我回電話，說正在查找，但沒找
到。我讓其查查內網，對方竟說內網顯示
快件就在鎮上。這話被旁邊的老胡聽到
了，氣得不輕，立即回電話質問。

快件到了臨沂時，我就再次聯繫過人工
客服，想讓他們特殊處理，在途經鎮上時
把包裹給我。畢竟，包裹裡的蜂王是活
物，已經在小小的蜂王籠裡待了八整天，
早一分鐘打開，就多一分活的希望。客服
竟十分「講理」。她說，按公司規定，快
件不能在中途被投遞，必須按程序先從臨
沂送到平邑，再從平邑送到地方。雖然臨
沂到平邑得途經地方鎮，也不能違規。我
質問客服，郵件地址，寄件人寫得十分清
楚，也沒有錯，為什麼快件會在吉林和南
京間一遍遍往返？為什麼投送錯地址沒有
給寄件人或收件人通知？對方承認錄入系
統時搞錯了地址。我質問其是郵政快遞的
錯還是收寄件人的錯，既然錯了為什麼不
能特殊情況特殊處理，非得死板地按程序
走，消耗掉寶貴的時間！

到鎮上的快遞公司，沒拿到快件。通知
我快件到了的平邑郵政人員，接了我一個
電話後把電話設置為通話中一直不接。撥
打郵政人員的手機也不接，後來乾脆一打
就掛掉。種蜂王的生死，命懸一線，我着
急，工作人員卻一點不急，號稱快件已被
專員跟進的客服們，也不着急。

從6月11日到收到種蜂王的6月15日中
午，我打了不下二三十個溝通電話，號稱
被專員跟進的快件，從南京到我們小鎮慢
吞吞走了五天時間。而不被專員跟進的快
件，一般兩天左右就到。這其中的「我是
國企我怕誰」思想，一點點扼殺掉生的希
望。收到種蜂王時，已經是寄件人寄出快
遞後的第九天。蜂王收是收到了，但是死
的，連幾隻陪嫁蜂也都死了。

後來，縣郵政快遞一位女工作人員給我
來電話，問我是否投訴。她告訴我問題不
在她們，是發件局搞錯了地址。要求賠償
的話，得找發件局。我告訴她，我不知道
該找誰，但知道終究是要找郵政快遞。北
京那邊給我回覆，稱賠償可以，但只賠償3
倍郵資。也就是說，只賠償14元郵費的3
倍，即42元。這點錢，連我的電話費都不
夠，氣得我直接掛斷電話！至此，我才明
白郵政快遞人員不積極處理投遞錯了的郵
件的原因。一是經手人多，不可能被一一
追責；二是賠償金額微不足道，人家根本
不在乎；三是個人和國企較勁，根本是以
卵擊石，或者叫蚍蜉撼大樹，消耗不起。
在我氣惱時，吉林那邊的發件人跟我聯

繫，讓我千萬別生氣。他們蜂場會一周內
給我補寄一隻種蜂王。並且告訴我，投訴
郵政快遞沒啥用，且啥都沒用。這麼多年
了，郵政快遞就這樣，找到省郵政快遞也
白搭！發件的師傅說，他都被郵政快遞氣
習慣了，啥招都沒有！遇到被投遞錯了
件，只能自認倒霉！查閱了郵政快遞的相
關規定，或者叫行內「公告」，大意是對
於沒買保價的快件，一旦丟失或損毀，人
家只賠付3倍郵資。
很顯然，這規定很霸道，與公平、與法

律相違背。但人家作為國企、大企，財大
氣粗，大有能奈我何的得意與高調！就連
郵政快遞公司的部分網點和職員，也有一
種近乎扭曲的姿態：咱是國企，我就這麼
着了，咱想咋地咋地，你愛咋地咋地！聽
了吉林蜂場那邊的善意勸告，我沒再和郵
政快遞就其過錯計較下去。就算他們認
錯，又能如何呢？明文規定的「賠償3倍郵
資」本身，就是一個極其不負責任的承
諾！這種行規，不助長職工的消極情緒、
消極態度才怪！「能奈我何」是病，得治！

《澳門日報》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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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放輕鬆
兩個孩子有一年多
沒有生病，暑假完結

前出現反高潮，竟然輪流發燒，但一
晚便退了，第二天去到中醫師診所已
沒發燒，但醫師也開了藥清一清。他
說又到高峰期，我們眼見診所又擠滿
人。他曾告訴我們，孩子若有發燒一
定要來看，因為自小若每次發燒清得
較徹底會愈大愈健康。四歲之後，想
見你們也難了，因為孩子會很少生病。
開學後的情況必然更壞。又登革
熱，又流感，大家如何應對？無論如
何，一定要支援身體的自癒過程。若
發燒就別開太大冷氣，也不必做過分
降溫的事情，例如敷冰或直吹風扇，
用退熱貼也不好，因為身體是想要達
至高溫燒死外邪，硬降溫對心臟很不
好。身體拚命想升溫增強抵抗力，一
盆冰水倒過去，這樣的溫差不是人人
受得了。若想加速退燒，可以用薑水
浸腳，或用薑水毛巾包住四肢關節，
關鍵是加強循環，讓身體快點做完它
要做的事情，大多情況是先有大便，
就會開始退了。
其他增加循環的措施包括按摩，可
以在網上找小兒按摩，跟着做就可以

了。有些媽媽很厲害，自己買幾本書
來自學，也告知腳底按摩有效，因為
也方便，大一點的小孩較易接受。
今次孩子發燒已經是傍晚，煲了紅

棗薑茶給他喝，再喝了粥，這些都是
我指定的動作。然後不要太嚇怕他，
全家不用太緊張，每小時也量體溫，
其實對他的情緒也不好。我播放了些
輕音樂，他選了海浪聲，我們便關了
燈，點了精油機讓他嗅嗅迷迭香的味
道，讓他睡覺。起初他還想起床玩耍，我
想他休息，便幫他按摩風池，他慢慢
竟然睡着了。八時許睡着，當晚注意好保
溫，檢查四肢是否夠暖。大家要注意
小孩發燒時，若四肢是冰冷的，一定
要按摩至手腳溫暖，或用薑水敷。
我的孩子大約半夜三時許便退燒

了，翌日在家休息，下午去看中醫，
他一把脈便滿意地說：沒有吃西藥壓
抑啊！身體自己在清毒，挺好嘛！再
開了幾劑藥幫忙。其實回到家也沒有
發燒了，吃藥後大便次數頻密了，其
他也沒有異樣，就這樣才去迎接開
學。
希望今年和去年一樣，目標是零病

假。

八月十五日《澳門
日報》慶祝六十周年

報慶，前一天港澳均掛風球，香港很
快落波，澳門掛八號風球，在八月十
五日當天上午才除波。
我答應社長陸波兄一定抽空到賀，
兀自焦慮，還幸天公作美，《澳日》
的慶典，不必改期，這正應了八月十
五日陸波兄親自執筆寫的社論所說
的：「六十年前的今天，風球高懸，
夜氣如磐，澳門日報在風雨中誕生。」
原來六十年前的《澳日》也是於風
球高掛的風雨中出世的。與《澳日》
的幾位前任負責人都稔熟，早年與前
後社長李成俊、李鵬翥論交，陸波兄
也相識於青年時，自他繼任社長後，
每趟我赴澳，定必拜訪，他在百忙中
都抽暇一敘，倍感親切。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在《澳日》
的「新園地」寫稿，副刊主任是黃德
鴻先生，是一位熱誠兼書卷氣的老
編，此次與會也特別打聽他的行蹤，
據湯梅笑大姐說，他因年紀老邁，已
謝絕社交了，祝他健康吉祥。
《澳日》六十周年慶典，在會場以
圖文展出《澳日》六十年大事記，令
筆者對她的歷史有進一步了解。
《澳日》的前身，原來是於上世紀
五十年代出版的《新園地》。
在逆境中，「要長居民志氣，樹民
族威風」，一份小刊物《新園地》在
社會上燃起了愛國反殖之火。我們當
不會忘記懸壺濟世、以筆為戈的《新
園地》社長陳滿醫生，醫餘筆耕不
輟，議論發為鴻文，諷喻見諸雋語。

一九五八年，王家禎先生（曾任香港
《周末報》總編輯，後任《澳門日
報》首任總編輯）、李成俊先生、陳
滿醫生、張陽先生（時任《新園地》
主編，後任《澳門日報》副總編輯）
和一群愛國民主人士，在《新園地》
周刊的基礎上，創辦了今天的《澳門
日報》。
由此，才知道原來香港《周末報》

總編輯王家禎曾任一九五八年《澳
日》創刊的第一任總編輯。
誠然，《澳日》是在李成俊先生及

李鵬翥先生的帶領下發展壯大的。
《澳日》銷路一直高踞澳門首位。

她雖然是一份有中資背景的報章，一
向以來自給自足，沒有拿取國家一分
一毫。令業界為之肅然起敬。這與歷
任報紙社長、總編及員工的努力拚搏
和堅持辦報理念分不開的。 （上）

早前，新聞報道︰女歌手盧凱彤墮樓身亡！噩耗傳來令
筆者整天的心情都不好，難過唏噓的情緒有點揮之不去。

筆者並不認識這位女歌手，她的歌曲也是偶爾聽過，但好的唱作風格，敢
愛敢言，筆者頗為欣賞，難過唏噓大概是筆者感嘆生命是如此脆弱，令人
傷感亦無能為力！
過去的幾年每每聽到身邊有這位朋友、那位朋友患有情緒病、抑鬱症，

筆者心裡都有着「十萬個為什麼？」是生活逼人，還是壓力之大令人喘不
過氣致人體的腦細胞、腦神經出現了科學和醫學都不能解開的極大變化？
至今的確仍未有人能破解這「密碼」。筆者曾跟多位心理病專家、精神科
醫生朋友們討論過情緒病、抑鬱症的緣由或是治療方法，答案都是用藥物
控制情緒，家人朋友的開解和耐心陪伴，似是對患者最好的「不二法
門」。但筆者心裡始終好想好想問︰「患者的心最深處誰能明白？誰能開
解？那最深處的『自由』，誰能治療？！」
日前跟一位朋友談論起這問題，朋友告知筆者她親身經歷的一件事，她

說︰「人，在每次經歷的人和事後，都可能有自己心底裡不為人知、不為
人所理解到的糾結情緒，我迷惘過，所幸我沒有成為情緒病或抑鬱症的患
者；但若干年後，我從書本上看過一位醫生所說『深層催眠法』，可能是
科學或者醫學以外的另一種開解人類情緒鬱結的方法，在極大好奇心驅使
下，我和七位朋友去找到這位醫生接受他的催眠；催眠後所出現的景象和
人物都是似曾相識，但景象和人都不是今生我所見。」
筆者問朋友︰「你最後給自己什麼結論和答案？」朋友用她肯定的語調

說︰「我似是去找我不知經歷過幾多生生世世的前塵，令我曾經不甘心，
曾經鬱結的人和事，不斷在重複又重複，原來不管你是哪一世好人、挫敗
或成功也好都有着不同的情緒圍繞，是人生如生老病死般的必經過程，是
自然定律，只是面對它然後放下，我心中的鬱結就是釋然了！」
朋友強調這只是她個人的一次奇妙經歷，說出來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下。

生命脆弱的「密碼」？
少爺兵

水過水過
留痕留痕

天命是偵探
推理小說的忠

實讀者，最喜歡在文字的引領
下，抽絲剝繭，步步接近真
相。怎樣的推理小說算是上乘
之作呢？設計巧妙、出人意表
之類的特點，固然是老生常
談，但如果只是純粹用各種各
樣的「意想不到」來堆砌成
章，毫無鋪墊、不符邏輯，直
到最後才「想像力爆發」，交
給讀者一個天馬行空的解釋，
不但很難令讀者回味無窮，反
而可能令人大呼：「不是吧，
這麼牽強？」
在我眼中，最為精巧的設

計，大概是在故事前段埋下令
人難以察覺的伏筆，讀者以為
只是旁枝末節，但最後謎底解
開的時候，卻與伏筆緊密呼
應，不但能夠自圓其說，甚至
可以憑巧思令讀者折服，最終
令人驚嘆：「原來前面早有線
索，只是我當時未發覺。真想
不到啊！」
優質的推理小說，能令我們

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推敲，緊
緊抓住每一個可能的線索，想
要早早猜中結局。而經過多年
來豐富的偵探小說閱讀經驗，
天命對於正確結局的命中率，
愈來愈高。其實算命的過程，
與推理過程也有相似之處：我
們得到了命格中的一些線索，
想要推理出此後的「故事走
向」，最好能夠猜到各種轉折
和結局，令我們提前作好準
備、趨利避害。
然而人生與故事不同，沒有

第二次「回顧」的機會。對於
玄學家而言，能夠做到的，就
是盡量在過去的案例中學習，
一次又一次地回顧以前算過的
命格，做好統計和歸納，建立
屬於自己的「玄學資料庫」。
故事中的偵探令我着迷，可

現實中的「玄學偵探」也有自
己的優勝之處：我們不必等到
事件發生之後才來調查原委，
而可能會趕在事件發生之前就
早有預料，讓命運中的劫難失
去可乘之機！

玄學與偵探天言天言
知知玄玄

以前，聽到人講抑
鬱症，感覺是一片朦

朧，一個人無端端為什麼會有抑鬱？
生活好好的，有家，有工作，有親
人，有朋友，就算不是大富大貴，平
平淡淡，日子還是覺得舒坦的。完全
沒有想過，壓力全部會來自生活，這
些壓力，如果得不到紓緩，加上本身
的性格，好容易就會有情緒病，而抑
鬱症便是情緒病的一種。
當我發覺身邊的朋友也不知道是什
麼原因而患上抑鬱病，我開始比較注
意它了，但只是注意，因為它沒觸及
到我，我感覺還不是那麼深刻，只是
偶爾發覺有抑鬱病的朋友；他們談起
來，才漸漸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也
只是關心一下，安慰一下。當然也從
中認識一點點，了解了一點點狀況；
然而在翻查自己的一些狀況，才發覺
20多年前，我居然曾經有過驚恐症，
到現在才知道那也是情緒病的一種。
怎樣的情況是驚恐症，開始時是我
在工作中，忽然間有一次，公司要開
始實行新制度，每天開工前要進行匯
報工作的會議。從來自由散漫慣，忽
然要參加嚴肅的會議，同時需要發
言，聽人家發言時還不察覺，到自己
發言的時候，居然好像要窒
息，透不過氣，呼吸困難，
說了第一句，又要透氣，斷
斷續續也不知自己說了什
麼，當時非常尷尬，以為是
第一次比較緊張，以後應該
會改變，誰知第二次又是這
樣，之後每一次會議發言都
是這樣，到後來領導也發現
了這情況，就免了我參加會
議，才得到紓緩，卻還不知

那是病。直到最近這兩年和情緒病非
常接近，親朋之中也不幸地患上不同
的情緒病。當有機會，我也不諱言向
醫生提及這件事，醫生才解釋我當時
是患上了驚恐症，幸好不是很嚴重，
漸漸地因為沒有刻意地去處理，加上
自己的性格比較開朗，也沒當是一回
事，它便漸漸消失了！
近年陸續又接觸到更多的情緒病的

朋友，由於社會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他們已不再忌諱自己患了情緒病，甚
至是家族遺傳的，就像閒話家常地跟
大家提及患上情緒病，而其中有為數
不少的藝人也是病患者。我的親朋戚
友中亦有，作為他們的親人我也同樣
要承受他們患病所產生的狀況，那種
辛苦是難以形容的，而作為親人更不
能避免地承受他們發病時的不穩定
的，甚至不安全、不理性的對待！
不過我一直以正面的態度去處理，

我以為自己的正能量是可以面對和克
服有情緒病人在身邊的影響，我也希
望這種病能夠漸漸減少，每個人都有
不同的壓力，不過只要一個正確的思
維，正確的人生觀，壓力自然從你身
邊溜走，情緒自然好起來，病也會從
你的身邊消失！

情緒病的剋星

這一趟貴州之行，穿行萬峰
林是一場意外。對於有組織者

精心安排的參訪活動，我向來是不大做功課
的。隨遇而安有時候是一種人生態度，有時候
是一種積極選擇。當黔西南州的萬峰林，忽然
在眼前出現，一瞬間，我以為無意間闖入了一
幅水墨長卷。
貴州簡稱黔，下轄城市的名字也取得奇怪。

黔西南州，黔東南州，黔南州。導遊告訴我
說，貴州山多雨多，貴州人大都不辨方向。用
方向來給城市命名，至少可以讓當地人知悉，
家所在的地方在全省的哪個方位。萬峰林就在
黔西南州的首府，興義市。這是一個布依族苗
族聚居的地方，南北盤江穿境而過，屬珠江水
系的上游，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名聲在外的桂
林山水，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多年之前，
我曾多次徜徉在桂林陽朔的山水之間，秀麗的
石筍石芽，清澈見底的遇龍河，已叫我目不暇
給。那時候陽朔的西街上正流行一本小說，我
沒有看過內容，但記住了書名：《愛在青山綠
水間》。
當車子從興義市區慢慢靠近萬峰林時，我仍

然被眼前徐徐展開的水墨山水驚訝到了。一道

眾峰群立的屏障，忽然在眼前鋪陳。峰峰獨立
挺拔，峰峰形態不同。有如筆架，三峰比肩。
有如冬筍，腹肥頂瘦。有如玉管，纖纖指天。
有如將軍，沙場點兵。天下山峰何其多，惟有
此處峰成林。徐霞客一語中的，萬峰林由此得
名。萬峰林的對面依山勢修築了一條觀景道。
搭乘觀光的電瓶車，緩緩而上，萬峰林如同一
軸山水長卷，在眼前實景展出。彷彿是從尖沙
咀星光大道上，遙看對岸港島上比肩接踵的樓
宇屏風。維港上潮起潮落，白鷗逐浪。峰林和
觀景道之間，尚未收割的稻田絨氈般橫陳其
間。插秧時間的早晚和水稻品種的差異，造就
了稻田與稻田之間色澤的變化。尚在拔節生長
的水稻濃翠欲滴，已穗沉望熟的稻田鵝黃點
染，毫無章法的色彩見錯，反倒層次分明過渡
自然。
在稻田和峰林之間，清一色黛瓦白牆的村

落，或幾家十幾家擁成一簇，或一兩家散居一
隅。房前屋後，高大的百年小葉榕，亭亭如
蓋，闊葉的芭蕉枝頭果實纍纍。爬藤柔嫩的蔓
條，繞着籬笆一圈一圈肆意瘋長，長不過指的
扁豆角清新碧綠，頂端的花還泛着淺淺的藍。
寶黛初會，寶玉說，這個妹妹我曾見過。賈

母斥他胡說。他又解釋了一句：雖然未曾見過
她，然我看着面善，心裡就算是舊相識，今日
只作遠別重逢，亦未為不可。旅行路上遇到的
好風景，就像重逢久違的故友。便是初次相
見，傾慕的心分不出絲毫的厚薄。
觀光車順着山勢下行，漸漸靠近峰林，沿着

稻田中阡陌交織的小徑，一路駛入了畫中的布
依村寨。畫卷裡的山峰好似伸手就可觸及，稻
花香卻早已濃郁的撲入了鼻息。十里西疇熟稻
香，槿花籬落竹絲長，垂垂山果掛青黃。濃霧
知秋晨氣潤，薄雲遮日午陰涼，不須飛蓋護戎
裝。范成大穿行在江南水鄉中所詠的浣溪沙，
正對了眼前的景致。
沒有人煙的峰林寂寞

冷峻，沒有河流山林庇
護的農人無以立足。大
自然鬼斧神工鑄就的萬
峰如林，已令人目眩思
飛，布依族人世代在峰
林之間耕種勞作棲息的
煙火味，讓人的氣息和
天然存在之間，毫無違
和的交融在了一起。

穿行黔西南萬峰林

能奈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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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與《澳門日報》陸波
社長攝於《澳門日報》六十周年慶
典酒會。 作者提供

■攝於貴州省黔西南
州萬峰林。作者提供

■藝人馬浚偉也曾患情緒病，所以很關心病
患者，常參與精神康復者的活動。 作者提供


